
近日，武警四川总队南充支队营造实战氛围，组织技战术协同训练。

上图：机动分队官兵利用地形优势，对“敌”进行火力压制。

易小筱摄

右图：侦察小组正在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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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武警青海总队新兵团采访

调研时，发现一个现象：休息时间，总能

见到三三两两的新兵拿着手机来回踱

步，似乎在“临阵”复习提前打的腹稿。

当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所有的思

念，都化成了一句句克制的表达：“妈，

我挺好的”“没晒黑，信号不好，不开视

频了”“吃得饱，睡得香”“真不累，您放

心吧”……

新兵钟嘉喜说，入伍前，他从没跟

爸妈说过“挺好的”这 3 个字。“以前上

学时，饭不好吃就抱怨，考差了就发牢

骚。我妈说，我像个炮仗，一点就着，任

性得很。”说到这，他有些难为情，憨笑

了起来，“现在电话里，全是‘好话’，弄

得我妈都不习惯了。”

“说‘好话’时，心里虚不虚？”记者

追问道。他坦言：“手上磨的泡是真的，

想家是真的，但我不想让她知道也是真

的。她知道这些，只会为我担心，晚上

睡不好。说句‘挺好的’，她能放下心，

我也能安心训练。”

另一位新兵刘智康说得更直白：

“我爸问我苦不，我说不苦。其实刚来

这些天，我连着好几宿睡不踏实，可说

了又能怎样？我身边有班长和战友们，

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光荣的人民

子弟兵，有啥苦可诉？”

记者心生疑问：报喜不报忧的“好

话”，算不算是“善意的谎言”？

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新兵，了解

他们的真实状况——

跟妈妈说“部队伙食好，比家里还

丰盛”，实则有些菜吃不惯；跟女友说

“班长可温柔了”，实则上午刚因训练

动作不标准，被班长严厉批评；跟爷爷

说“一点儿不想家”，实则头 3 晚彻夜难

眠……

记者把这些事讲给新兵团干事谢

昌繁听，她坦言：“这些话，我们当年也

说过。当兵第一课，不仅是叠被子走队

列，还是学会跟家里报喜不报忧。什么

时候开始跟爸妈‘撒谎’，就意味着这孩

子开始懂事了。”

但新兵团里也有个“不走寻常路”

的特例。

新兵王颢博从小生性耿直，从不说

半句谎话。入伍后，他给家里打电话，

依旧是有啥说啥——训练累了直说，脚

磨泡了不瞒，完完全全实话实说。他总

觉得，父母心很“大”，听自己孩子诉诉

苦，有啥好担心？

直到指导员张韬拨通了王颢博母

亲的电话，才揭开了“心大”背后的真

相。王颢博的父母嘴上说着“没事”“不

担心”，可心里藏不住的牵挂、夜里辗转

难眠的担忧，全都告诉了张韬——他们

不是不担心，只是怕表露出来让儿子分

心、拖儿子的后腿。

张韬把电话录音放给王颢博听，

这 个 自 诩“ 从 不 说 谎 ”的 新 兵 沉 默 良

久。从那以后，王颢博打电话时，也开

始学着把苦累悄悄咽下去，多说几句

“我挺好的”。他告诉记者，听完录音

后，他才真正懂得，父母的“心大”，是

藏起来的温柔；自己的实话实说，显得

那么幼稚。

还有些新兵，选择用沉默代替“谎

言”。

新兵王俊杰入伍两周来，只给家

里去过一次电话，报过平安就匆匆挂

断。他说：“我妈每次接电话就哭，我

不想听她哭，我怕自己跟着哭。我想

等自己干出个样儿，能让他们开心骄

傲时，再打。”

新 兵 魏 煜 鑫 干 脆 一 个 电 话 都 不

打。原来，他是和父亲“赌气”之下报名

当的兵。他说：“等我拿到奖状，再给他

报喜！”

还有名新兵，是被奶奶带大的。他

打电话，总躲到角落拨通号码，轻声说

一句“奶奶，我都好”，不到半分钟就挂

线。他的班长说，这孩子不是不想说，

是怕说多了，自己就绷不住了。

而班长们对这些“谎言”与“沉默”，

态度出奇一致——不戳破，不追问，默

默守护这些“小秘密”。

中队长李洪晗查铺时，常会在辗转

反侧的床铺前放慢脚步，轻轻拍拍被

子，但第二天绝口不提。他说：“让他们

自己消化，反而进步得更快。”

排长章圣霖常常备着一盒纸巾。

有的新兵打完电话红着眼回到宿舍，

他 也 不 多 言 ，顺 手 递 上 一 张 ，再 推 门

离开。

班长祁统亮回忆，以前带过一个新

兵，前一个月天天打电话哭着要回家，

后来渐渐沉默，偶尔通话也只说安好。

新训结束，这个新兵跟着祁班长回到中

队。两年后退伍，他抱着祁班长哭：“班

长，谢谢你当年没嫌我烦。”祁统亮说，

曾经电话里的哭泣，后来的沉默，都是

成长。

新兵马惠珍给记者述说了他的成

长轨迹：第一周，电话里说想家、训练

苦，挂电话后眼圈红、眼神愣；第二周，

语气平稳说“挺好的”，挂电话后照常训

练；第三周，主动关心起爸妈：“妈，最近

血压稳不稳？爸的腰好点没？”

记者问他，现在是否还对家里“撒

谎”。他说：“有些小事，我自己就扛了，

没必要让家人跟着操心。”

他补充道：“这样多好！现在我妈

把我当大人看了，什么都跟我说！”

采访临近结束，翻着密密麻麻的

采访本，记者忽然读懂了“挺好的”3 个

字背后的深意。这不是谎言，而是成

长。曾被冠以“娇生惯养”标签的孩子

们，在火热军营加钢淬火，学会了独当

一面。他们曾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

如今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他们开始学

着 保 护 自 己 的 父 母 和 全 中 国 的“ 父

母”——每一句“挺好的”背后，都站着

一个正在长大的兵。

当兵第一课：学会说“爸妈，我挺好的”
—来自武警青海总队新兵团的调研报告③

■本报特约记者 郭紫阳

基层调研报告

还记得去年底，因营房维修一事，

我往机关跑了不下两三趟，得到的答复

都是“正在走流程”。那段时间，机关正

好组织满意度测评。

“何必较真？既让机关难堪，又给

自己找麻烦。”答卷时，我听到了一名战

友的低声嘀咕。测评时，我瞥见其他几

位连队主官也都心照不宣地勾选了“满

意”。

看着测评表上“满意”“基本满意”

“不满意”等选项，我皱了皱眉，也提笔

勾选了“满意”。可我深知，这种“心照

不宣”，背后隐含着我们基层干部的顾

虑。

有一次，有名干部通过问卷调查如

实反映了饮用水水质问题。结果问题

没解决，等来的却是机关的埋怨：“这种

小事也往上写？”

那之后，每逢上级下发测评、问卷，

很多人都是“满意”一勾到底。

无独有偶，有的战士也这样做。一

问起来，初衷各异。比如，心有顾虑不

能答、不明所以不敢答、设题老套不愿

答等等。最要紧的是，反映了问题没下

文，官兵答了如同没答……一张张“满

意”问卷把基层官兵的急难愁盼“捂”住

了。

转变发生在今年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学习教育展开后。

动员部署会上，部队领导的一番

话，我印象很深：“基层是部队建设的基

础。个别机关干部爱听好话，轻视基层

呼声，说到底是担当不足、脱离群众，不

仅寒了兵心，影响机关公信力，更阻碍

部队长远发展。”

那天起，大家感到，就像有把手术

刀，精准剖开了那些“病灶”。

不 久 前 ，机 关 干 部 们 打 起 背 包 ，

住进班排宿舍，作训科张参谋来到了

我 所 在 连 队 。 起 初 ，战 士 们 以 为 ，这

不 过 是 一 次 普 通 蹲 连 ，对 张 参 谋“ 敬

而远之”。

可张参谋下连第一周，就把自己

当 成 普 通 一 兵 ，白 天 同 训 练 ，晚 上 拿

个本子记心得。周末晚点名，张参谋

站在全连官兵面前，红着脸向大家道

歉：“以前坐在办公室，拍着脑门定计

划 、想 问 题 ，常 常 脱 离 实 际 ！ 从 今 天

起 ，我 要 来 个 彻 底 的 改 正 ，恳 请 战 友

们批评监督！”他的话朴实诚恳，感染

了在场官兵。

与干部下连同步推进的，还有机

关各科室的主动整改。曾经繁琐的营

房维修流程，如今被简化为“基层一键

上报、机关限时办结”；饮用水加装了

过滤装置；作训科及时推出“训练需求

直通车”，申领器材从 5 个环节压缩到

1 个……官兵的急难愁盼一一得到解

决，机关徙木立信、作风实在，大家看

在眼里，心里暖、干劲足。

又一次满意度测评，我郑重地在

“机关办事效率”一栏勾选了“基本满

意 ”，并 在 意 见 栏 写 道 ：“ 流 程 简 化 成

效 明 显 ，但 个 别 环 节 响 应 仍 可 提 速 ，

比 如 ……”这 不 是 挑 剔 ，而 是 一 种 信

任——我相信机关有胸怀听真话，有

能 力 改 不 足 。 我 们 基 层 如 实 反 馈 问

题，是对部队建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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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亲历

上个月的一天，我在健身房加练体

能。结束后发现，原本放在换衣间衣柜

里的体能服外套不翼而飞。

“是不是有人拿错了……”眼看马上

就要集合开饭，有战友劝我：“肯定是被

别人拿错了。外面天气凉，你先随便拿

一件穿上吧。”

“‘拿’还是‘不拿’？”健身房里还是

一派火热的训练景象，很多友邻单位战

友还在苦练。此刻，我如果拿了别人的

衣服，肯定又有另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

衣服。想到这里，我心中有了答案。我

向健身房管理员讲了体能服丢失的事，

并登记了自己的所在单位和联系方式。

饭堂就餐时，身边战友得知我的情

况，各有说法。有的认为，健身房人流量

大，且与附近好几个单位共享，丢了衣服

难找回；也有人表示，制式体能服大差不

差，丢了就随便拿一件回来，到最后其实

没人“丢”衣服……

作为一名在基层摸爬滚打的老兵，

我心里清楚，这不单是丢失一件衣服的

小事，而是事关一份信任的大事。

我相信并非是谁有意“拿”别人的衣

服，更多的是无心之过。因此，我坚信只

要给那位战友一点时间，一时丢失的衣

服一定会回来的。

次日，健身房管理员打电话告诉我，

针对衣服“丢失”的情况，他们在换衣间

每个衣柜都贴上显著标签，并配备了不

同序号标识的衣夹子，还增设了贵重物

品锁柜。我为管理员认真负责的态度点

赞，这时我依然相信，衣服不是丢了，而

是被战友无意间拿错了。

几天后，我再次来健身房锻炼身体，

管理员告诉我，那件“丢失”的体能服外

套刚刚被送回来了。衣服失而复得，我

在口袋里还摸出了一张白色的便签纸

条：这位战友，非常抱歉，换洗衣物时才

发现自己拿错了体能服。衣服归还，希

望没有给你带来太多不便……

“信任”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意思

是“相信而敢于托付”。我们与战友平常

一起摸爬滚打，走上战场时更要肩并肩

战斗，百分百地信任彼此是我们唯一的

选择。

我马上将找回衣服的故事分享给战

友们，还把那张纸条给他们看。大家纷

纷感慨：“如今你这件体能服不一般，穿

在身上更暖了！”

（薛东东整理）

体 能 服“ 风 波 ”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二级上士 黄晓宽

军营故事

深海潜行，涛声隐匿。这天凌晨，

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内，正在战位值更

的中士张雨扬察觉到，舱室水密门的把

手动了几下。

“今晚夜餐会有啥菜？”张雨扬满脸

期待。

正如张雨扬所料，水密门随后徐徐

打开，部门政委王海波弯腰走了进来。

张雨扬一眼看到了王政委胸前抱着的

保温箱，他知道，里面是为夜间值更艇

员准备的夜餐。

放下保温箱，王海波取出还冒着热

气的夜餐，递到张雨扬手中，随后坐到

他身边，问起潜航值更感受。

“ 都 挺 好 的 ，这 点 苦 不 算 啥 ！ 感

谢 您 送 来 暖 心 夜 餐 ！”知 道 王 政 委 还

有很多战位要去，张雨扬主动结束了

话 题 。 王 海 波 轻 轻 拍 了 拍 张 雨 扬 的

肩 膀 ，抱 起 保 温 箱 ，转 身 向 下 个 战 位

走去。

保温箱又大又重，过水密门、上下

楼梯都不方便，为何要用它来送夜餐？

原来，这个保温箱背后有一个暖心的故

事。

潜艇夜间值更“三班倒”，最难熬

的 要 数 凌 晨 那 一 班 。“ 饼 干 嚼 起 来 又

冷又硬，要是能吃上口热乎乎的夜餐

该 多 好 ！”不 少 夜 间 值 更 艇 员 道 出 心

声。

“官兵有所呼，我们就要有所应。”

身为主官，王海波每晚都会到各战位进

行巡查，为此他决定，每晚炊事班做好

夜餐后，由他借着例行巡查之机顺道送

到各点位。

比起以往的夜餐饼干，现做的热食

很受艇员欢迎。可没过多久，王海波发

现，不少夜餐又被“退”了回来。

带着疑问，王海波深入各舱室寻找

答案。原来，艇员上更后，需要完成岗

位交接、装备巡查等一系列工作，等一

切完成回到点位，已是凌晨，“热食”早

已不热，官兵也就没了胃口。

于 是 ，王 海 波 决 定 推 迟 巡 查 时

间 ，凌 晨 时 分 再 出 发 。 这 样 一 来 ，艇

员们完成交接工作回到战位后，刚好

能 吃 上 热 乎 乎 的 夜 餐 。 看 着 艇 员 吃

上 热 食 时 的 笑 容 ，王 海 波 觉 得 ，一 切

都 值 得 。 而 慢 慢 地 ，保 温 箱 也 开 始

“ 升 级 扩 容 ”，渐 渐 变 成 了 王 海 波 的

“公务包”。

一次送夜餐时，王海波察觉到上等

兵冷刚情绪低落。他询问得知，首次远

航的冷刚恰逢生日，格外想家。王海波

一边陪冷刚谈心，一边默默记在心里。

送完夜餐后，他又到炊事班为冷刚做了

个煎蛋，还特意用蘸料写上冷刚的年

龄。

从那以后，王海波在保温箱夹层

里放了一个笔记本，每次送夜餐时就

把 闲 聊 中 了 解 到 的 大 事 小 情 记 下

来。这个小小的保温箱，慢慢“装”满

了艇员对训练值更、海上管理的意见

建 议 ，艇 员 与 组 织 之 间 又 多 了 一 座

“连心桥”。

不 久 前 ，保 温 箱 再 次“ 升 级 扩

容”。由于出海时间长，艇员们或多或

少会患上溃疡、便秘、失眠等“水下综

合征”。但由于更次、舱室不同，患病

艇员往往难以抽出时间找随艇军医就

诊。

得知这一情况，王海波又在保温箱

里添置了常用药品，送餐时也为有需要

的官兵送药。遇到处理不了的病症，他

便仔细记录下来，之后找军医送诊“上

门”。

热气腾腾的夜餐、写满兵情的记录

本、应急备用的药品……保温箱里装的

东西越来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而另

一头，艇员的心越来越暖，士气越来越

高昂，部队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政委有个“保温箱”
■许 可 本报特约记者 强裕功


